致柳亚子书
安如足下：

曼殊年谱已收到。略阅一过，大体甚是，惟尊传谓其卜葬由于精卫则非也。盖精卫于曼殊生前，竟不相识，及圆寂时，有人以语精卫，乃捐金为买一棺。至于寄顿及岁时祭扫，则悉由居觉生兄伉俪任之。所以然者，则广慈医院之养病，实觉生伉俪主之，故其终亦由二人为之料理耳。

因循数载，弟三过广州，遇觉生，问：“君欲官乎？”弟直答之曰：“否，为曼殊葬事来耳。”觉生以告其夫人钟明志，钟即邀弟抵其家饭，且殷勤语弟曰：“吾昨夜梦曼珠如生平，不意君今日乃为谋其葬事来也，不亦奇乎！”于是弟遂偕觉生谒总理于观音山，结果得赙赠千金而归（此系毫洋数目，中间复因过付转折，实收银七百余元）。维时总理意欲留弟同赴桂林，弟以北伐筹备需时，乃请以暂归候命，于是总理遂授弟一散秩，以状交溥泉、梓琴转付，即大总统府咨议是也。

盖弟时方任沪杭各校教授，未能卸责，又承忏慧殷殷以卜葬曼殊相属，故归后即躬往湖上度地。迁延弥月迄不得就，于是忏慧即慨然以湖滨地见割。顾实洼下，未便遽葬，因雇工填土，围以石堤，而囊金尽矣。于是弟复谋之于诸贞壮、林亮生、沈复生、龚未生、姚凤石、高时若诸旧友，但除姚君外，仅得其口惠而已，未尝有片文见畀也。弟时焦急甚，龚未生又物故，杭人竟无可托者。幸台州张羽生兄虽与曼殊不识，而慕道若渴，竟时时相助，墓基始奠，然犹未暇葬也。其后忏慧坚决主张择日卜葬，并约觉生伉俪、小淑、贞壮、亮生诸君同时莅止，遂成礼而去。中间运柩之劳，为竞雄女学教员江润身，营墓之劳，则崇德马义质也。觉生并有祭文一篇，惜索其稿靳不我与也。至方向，系弟随意定之，而临葬时，由小淑延致一堪舆复视，则云佳绝，此亦难得之遭逢也。其后太炎闻之，竟谓弟善营葬事，良堪一笑。
总理临崩，遗命须葬紫金山（时已疾革，精卫与其家人私议，谓人目总理是崇祯后身，一旦山陵崩，似宜葬景山为妙。总理于病榻遽回顾曰：“否！否！予欲葬金山也。”众皆愕然）。及崩后一、二时，咸议葬地，精卫乃明告大众曰：“总理欲葬紫金山，但不稔山在何处耳。”弟遽起曰：“是即明孝陵所在地钟山是也。”精卫亦悟，曰：“然，子盍为文证之。”弟于是作紫金山考，付之各日报。南归亲诣钟阜，见有峰隆然在紫霞洞左，复语人曰：“是佳城也。”众以为然，墓穴始定，即今陵寝巍然处也。善相者咸谓是山头第一吉地，则益狂笑，弟诚青鸟之徒矣。

曼珠与浙江光复会同人最稔，若秋璇卿，若陶焕卿，若龚未生，若尹维峻，若王文庆诸君，类多莫逆，惜今皆作故人，其存者惟沈复生耳。若弟与曼珠相识，最初为义勇队。至丁未秋，同居沪上藏书楼，最称契合，轶事亦最多。冬仲乃各别去。明年戊申冬季，弟自汕头还，又与遇沪上，弟乃大集朋好二十余人，相宴于四马路之杏花楼，一时忏慧、小淑、天笑、千里、哲夫及楚伧咸莅止焉（申叔夫妇时亦在座）。忏慧，小淑、楚伧之识曼珠，亦自是夕始。时楚伧年不过二十，方在苏州高校作学生，一夕见诸名流，飞扬跋扈，眉宇轩昂，恍若龙山会上天神骈集，其狂喜出意外，略可知也。是宴英士独不至，及弟归寓，英士忽奔告曰：“张恭被端方侦探逮捕去矣。”盖已心疑申叔伉俪之所为，然此时曼殊方住申叔家，弟亦与申叔至契，故英士绝不明言何人所为，弟亦茫然怅然而已。最可笑者，弟自南还，夜被甚薄，而曼殊连被都没有，见弟被竟携之去。忏慧贵家女也，见之不觉冁然，遂命婢举一被相假，弟竟大享其福。当时虽若寻常，及今思之，真堪笔之小说也。
然自此别后，弟一病经年。虎丘南社之集，渠在西湖，竟不来会，至民国元年旧历元旦，弟与忏慧同客秋社，天明尚早，忽叩门声甚厉，急命仆拔关视之，则曼珠偕溥泉来也，于是相与游汛者凡四日。有晴有雨有雪，溥泉每引以为至乐，谓其曲尽西湖之美也。时渠方自南洋归，闻人语，其初离海岛时有囊金百金，悉以市糖果，有见之者莫不惊讶，谓到中国不半月程，将如何咀嚼得尽也。讵意才要抵沪，而一百元之糖果竟尔吃得精光，一时诧为奇事。然而曼殊之死，固死于此等处也，惜哉，惜哉！（藏书楼中笑话百出，大都如此，容后别告。）其后不知何人在北里邀弟及忏慧会饮，而曼殊亦屹然在坐，宴罢夜已阑，而曼珠竟坚邀之三马路花雪南家小坐。花家本近跑马场，一蹴即至，而曼殊出门，竟令车夫曰：“车驱之，车驱之。”忏慧本不识路径，弟醉中亦不解其意，一直匆匆至黄浦滩，车夫乃回顾曼殊曰：“三马路到此尽矣。”曼殊曰：“否，否，速转而去。”乃又匆匆至跑马厅，见雪南家灯火略明，遽排闼入，则众将睡矣，曼殊亦绝不招呼客坐，但从袖间摸索久久，出一帕贻雪南，曰：“以此赠君。”复谓忏慧曰：“吾等去罢。”遂分手而别。忏慧上了一大当，私语弟曰：“和尚真是痴子，何全不晓事乃尔。”（大约是民元冬间事，或系英士、勇忱请客也。）今虽事隔多载，然每一念及，忏慧辄引作笑谈，谓和尚真是痴子也。

民国五年，弟在杭州省政府时，文庆为民政厅长，未生为图书馆长，忏慧主秋社事宜。曼殊乃偕杨沧白之父杨太公来住秋社多时，既而返迁居陶社，复独居巢居阁。尝令放鹤亭妇人制一布衲，畀以十金，曰：“已足够否？”妇人大惊曰：“何消如此。”欲却之，竟不顾而去。（是年曼殊住环龙路总理寓所亦多日。）
民国七年春夏，弟往来杭沪，于曼珠之病之死，完全未悉，及事后乃始闻之，怃然而已。旋即南游，至八年秋尽，乃归家居一载。至十年夏末，乃复至粤，为曼殊谋葬，浩歌堂诗可伏案也。嗟，嗟，仆与曼珠交谊尽此而已。雨窗无俚，率笔奉告，幸省览焉。此候夏绥。

弟去病手肃。戊辰七月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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